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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社的《义务教育课程
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六年级
下册）同步阅读·理想的风筝》
选用了署名“江江”的《树的故
事》，该文出自《社区》杂志，而

《社区》杂志转自《世界妇女博
览》杂志，而《世界妇女博览》
通常是翻译、编译海外的文
章。这样文章的出处就清晰
了。那么，人教社在这个事件
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应
担当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按照《著作权法》的有关
规定，编写出版九年制义务教
育和国家教育规划教科书，属
于“法定许可”，可以先使用后
付费，这个付费标准国家版权
局正在制定中。但是教辅材
料不属于“法定许可”，应该遵
循“先授权后使用”的版权保
护基本原则，首先征得作者、
译者的同意，并且协商支付报
酬后，才能出版发行。否则就
是侵犯人家的著作权。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2002
年《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 20 条的规定，出版者对
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
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
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人教
社的反应可以看出，该社并没
有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第
一，没有找到著作权人，与著
作权人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
系，它的出版行为没有取得著
作权人的授权；第二，该社疏
于审核稿件的来源，由于没有
找到著作权人，也无从说起证
明稿件来源合法，稿件不论来
自哪里，必须是要跟真正的著
作权人产生法律关系——签
订授权合同；第三，该社在署
名问题上也存在瑕疵，因为没
有发现作品剽窃，进而没有
审核出署名问题；第四，该社
也没有对所编辑出版物的内
容尽到审查义务，即稿件内
容不能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没有发现剽窃问题，没有发
现该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
因此，只要这篇文章的版权方
提出主张，恐怕人教社的法律
责任是很难逃脱的。

教辅材料侵权是不是仅
人教社这一家这一本书呢？
据我们调查，教辅材料的版权
问题比较严重，巨大的中小学
市场给出版者带来无限的商
业想象空间和富有中国特色
的市场操作手法。很多出版

社独立或者与文化公司合作，
竞相出版教辅图书。由于选
文较多，一一获得授权不太可
能，而且成本较高，同时有些
人版权意识淡薄，所以，很多选
文都存在不经作者、译者授权、
不署名、随意更改文章标题、删
改文章内容甚至张冠李戴、不
支付稿酬等问题，疏于履行“合
理注意”义务。几乎每一本教
辅图书当中，我们都能发现署
名“佚名”或者不署名的文章，
侵权现象相当普遍。

为此，一方面，我们希望
每个作者、译者要有版权意
识，我的作品版权归我，由我
做主，要勇敢站出来主张自
己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们也
提醒报刊社、出版社不但要
有版权意识，遵守法律规定，
履行法定义务，尊重作者的
创作劳动，尊重作者的版权，
还要有社会责任意识，为孩
子们提供正版内容，最后，我
们也呼吁新闻出版总署、教
育部等有关部门在整治规范
教辅出版市场的同时，是不
是也关注一下教辅的版权侵
权问题？

□张洪波（中国文字著作
权协会总干事）

【焦点话题】

教辅出版更要注意版权
本报上周报道《小学生发现人教社教辅涉嫌抄袭》，受到社会

关注，除了抄袭话题，还牵出了报刊刊发和转载、出版社在编写、出
版教辅材料过程中的版权保护问题。近日，文中提到的《爱心树》
的中国版权方——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已经与人教社展开交涉。

近日，网络盛传一则
消息：三个身穿海魂衫的
女青年，在上海地铁上发
起了“闪读”诗歌的活动。
她 们 复 印 了 200 多 首 诗
歌，不仅有席慕容、徐志
摩、普希金等的知名作品，
也有海子、顾城等的现代
诗歌，在地铁上分发、朗
诵，并邀请人们加入。

乘客从一开始的惊
愕，到有一部分人主动加
入 朗 诵 ，其 中 还 有 小 学
生。另有一些乘客对此
表 示 不 满 ，认 为 地 铁 中
应 该 保 持 安 静 ，不 应 骚
扰他人。

纵览有关这则报道和
网友的评论后，大致可分
为两种意见：一种是赞许
女青年的行动，认为这对
于推动文化建设是有益
之举。同济大学朱大可
教授表示：“文化凋零而
苍白的上海，终于被志愿
者 抹 上 了 一 层 诗 歌 胭
脂。”另一种反对的声音
则认为，在乱哄哄的地铁
里朗诵诗歌，是对乘客的

“绑架”，也破坏了诗歌的
美感。

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
究所所长俞吾金在微博上
明确表示：“也许是想出名
想昏了头，难道她们心中就
没有任何法律意识？地铁
车厢属于公共空间，它需要
保持安静，怎么可以大声
喧哗？”

诗歌进入地铁，已经
有很多年了。早在上个世
纪八十年代，伦敦大学讲
师朱迪思率先发起了“地
铁里的诗歌”活动，莎士
比亚、济慈等诗人的诗作
呈现在乘客面前。此后，
活动便在英国其他城市

和巴黎、旧金山、悉尼、纽
约、都柏林等国际大都市
得以推广。

2006 年，英国驻华总
领事馆和上海地铁运营
公司在上海一、二号地铁
举行“地铁诗歌”，展示了
一批外国著名诗人的作
品，此后的 2010 年在上海
还 举 办 过 一 次“ 地 铁 诗
歌”活动。 2011 年 1 月，
北京地铁在四号线推出

“四号诗歌坊”，一些当代
诗歌作品被陈列在地铁
车厢里。这一切都表明，
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
到在人流量巨大的地铁空
间里传播诗歌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盖因诗歌文化在
得到普及的同时，也潜移
默化地起着文明教化的
作用。

作为一个诗歌写作
者，对此举我无疑甚感欣
慰。一个没有诗歌的民族
同样也不会有灵魂，诗歌
对于一个民族的意义，在
这里无须赘述，我关注的
是这次地铁朗诵带来的各
种议论。

如果有网友说在地铁
里朗诵诗歌是对乘客的绑
架，那么，地铁中目不暇接
的各类商业广告又作何解
释？为什么不见人公开站
出来抗议？复旦大学俞吾
金教授认为三位女青年在
地铁里朗诵诗歌是“想出
名想昏了头”，实在令人
感到吃惊。我不知道为
何要如此负面地揣度别
人，更不知道这一举动和

“法律意识”如何水火不
容——据我所知，中国尚
未有《地铁法》，即使《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
中也无“禁止大声喧哗”这

一条。
固然在公共场所“大

声喧哗”不妥当，但朗诵诗
歌毕竟和“喧哗”不能一般
而论。在我看来，三位女
青年的本意是推动诗歌传
播和文化建设，或许在车
厢里朗诵这一行为会使喜
欢安静的乘客感到不适，
但这与吓人的“法律意识”
怎能扯到一起？

从公共道德上暂且不
论三位女青年在地铁这种
场合朗诵的行为是否妥
当，但诗歌进地铁活动，无
疑是件好事。

当年的伦敦推行“诗
歌在地铁里”活动，几年
后所有人都看到了它为
英国人带来的巨大变化，
正如英国《卫报》所评论：

“几乎没有一种理由可以
让人否认这个原来只为交
通服务的空间作为文化辐
射平台的影响力和这种渗
透的亲和性，当人们看到
伦敦的地铁里有 60%以上
的人在看书，《泰晤士报》
为了吸引地铁里的眼球而
缩小版面的时候……，艺
术和文明在单调乏味的
旅途中生长，那个曾经在
匆匆复匆匆的脚步中冷
漠凄清的空间因而散发
芬芳。”

诗歌倘若真能乘上地
铁飞奔，那么我也许可以期
望这样一种可能性——
我们乘地铁时手里的煎
饼果子、手机、广告、报纸
（有时候连报纸也没有，
双手空空）今后也会变成
一本本真正的书籍。这
对于国家民族，乃至每一
个人，乃真正功德无量的
事情。

□蓝蓝（北京 诗人）

【文化谭】 乘上地铁飞奔的诗歌
本周，一场“在地铁捡到诗”的活动在上海地铁上演，在网上

则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中间既有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也有
关于诗歌本身是否可以如此传播的顾虑。讨论很热烈，却少有
诗人发言，让我们来听听诗人蓝蓝怎么说。

1、钱理群：“（有思想的
人）孤独是肯定的，但孤独不
代表不快乐。我的原则就是

“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我越
是孤独，就越是思考、越是做
事，所以每一天，我都过得很
踏实、很快乐。”

2月27日《南方日报》
老钱今年 73 岁，每天伏

案七八个小时，每年写五六十
万字，正在写的是一本关于中
学语文教育的新书，这就是他
说的“做小事情”。多研究些
问题，少谈些主义，2月24日，
是胡适逝世50周年。

2、王自健：“郭德纲代表
的是一个标准的天津人，而我
是一个标准的北京人。周立
波是不是会谈论时事，姑且不
说，但论时事在相声界是古已
有之的，从东方朔到穷不怕，
再到近代的相声大师，相声从
来都是对现实有讽刺意义的，
没有这个，那就不叫相声了。”

2月23日《时代周报》
王自健是一个相声演员，

但他用相声抢了评论家的饭
碗，从萨达姆、卡扎菲、小布什
到中石油，没他不敢砸“包袱”
的，至少在这一点，王自健可
没给北京人丢脸。

3、孙俪：“小朋友：如果说
写这样的东西可以给你带来

高薪的话，我可以原谅你。在
杂志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你
的名字。我想说：以你的想像
力做这样的工作有些屈才，改
行做编剧吧！薪水不低还又
体面，妈妈也会为你骄傲！”

2月28日 孙俪新浪微博
一家娱乐周刊报道孙俪

是恶儿媳，把婆婆也就是邓超
他妈给赶走了，对于这样的重
磅打击，孙俪写了这段话进行
反击。但是，这不符合常识，
因为如果记者在造谣，不是应
该法庭见吗？难道不应该听
雷锋的，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无情吗？

4、《咬文嚼字》：“语文基
础存在缺陷的人，在一些容易
混淆的字词面前往往会失去
选择能力。韩寒就存在这样
的问题。比如《谈革命》中说：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
权利真空……”其中的“权利”
是“权力”之误。这一组词语
便是容易混淆的。“权力”侧重
力量，体现的是政治上的强制
力量；“权利”侧重利益，体现
的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团
体的利益。”

12月28日 北青网
《咬文嚼字》是个特别好

玩的刊物，它很像个特别实诚
的语文教师，不管窗外风声雨
声，只拿着一把放大镜趴在书

本里辛苦捉虫。韩寒罹祸，从
根上说，“三篇”难脱干系，如
此敏感地带，您却还在抠“权
利”的用法，真让人哭笑不得。

5、汪峰：“虽然韩寒是我
的朋友，但是从头至尾他们俩
的事情我没有了解一点点细
节，也不是回避，从他作品里
得到信念和得到愉悦的人，这
才是重要的，从他的作品里得
到愤怒、得到自卑的人，这才
是真实的。至于他们俩的事
情得他们俩自己解决，我们可
能真的是太闲了，我们应该花
精力做自己的事情。”

2月27日 《扬子晚报》
就是不表态，就是不站

队，该干嘛干嘛去，这也是一
种不错的态度。

6、杨丽萍：“舞台并不是
承载舞蹈的唯一地方，舞蹈
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奶奶老
到背都驼了，依然去村子里
跳舞，她告诉我，跳舞是件快
乐的事，我也会一直跳下去。”

2月24日 中国新闻网
当我们以为这个世界鸡飞

狗跳鸡犬不宁，其实不然，还有
杨丽萍这样的人在“闻鸡起
舞”，还有她的奶奶在村子里跳
舞，因为跳舞是快乐的事。这
是一个简单的好故事。

□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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